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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Aqsa
 

Mosque
 

in
 

the
 

Old
 

City
 

of
 

Jerusalem
 

was
 

originally
 

an
 

Islamic
 

building.
 

Later
 

in
 

the
 

20th
 

century 
 

as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ntensified 
 

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the
 

Al-Aqsa
 

Mosque
 

gradually
 

gave
 

way
 

to
 

a
 

political
 

one 
 

becoming
 

a
 

political
 

symbol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which
 

the
 

Palestinians
 

saw
 

as
 

a
 

symbol
 

of
 

statehood
 

and
 

Israel
 

administered
 

as
 

part
 

of
 

its
 

national
 

terri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l-Aqsa
 

Mosque
 

from
 

a
 

religious
 

to
 

a
 

political
 

function
 

is
 

not
 

only
 

an
 

expression
 

of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ligious
 

building
 

to
 

a
 

political
 

symbol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Al-Aqsa
 

Mosque
 

in
 

the
 

city
 

of
 

Jerusalem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political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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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符號的阿克薩清真寺

———符號學視角中的清真寺功能嬗變

李亞珂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摘　 要:
 

位於耶路撒冷舊城的阿克薩清真寺最初是伊斯蘭教建築,20 世紀之後,隨著巴以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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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劇,阿克薩清真寺的宗教功能逐步讓位於政治功能,成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巴勒斯坦人

民視它為建立國家的象徵,而以色列更是將其作為國家領土的一部分進行管理。 阿克薩清真寺從

宗教功能到政治功能的嬗變歷程不僅表現了其從宗教建築到政治符號的轉變,而且體現了宗教文

化與阿克薩清真寺使得耶路撒冷城獲得存在間的張力是其轉向政治符號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

 

阿克薩清真寺;政治符號;宗教建築

巴以衝突是中東複雜局勢的縮影,而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又是解決巴以問題無法回避的關鍵所

在。 阿克薩清真寺最初是為便於穆斯林禮拜而建造的伊斯蘭教建築,隨著 20 世紀以來巴以衝突的加劇,阿
克薩清真寺雖然仍保有宗教建築的職能,但也日益成為巴勒斯坦人民的國家象徵與政治符號。 近代以來,
我國學者關於清真寺的研究從物件來說可劃分為中國國內的清真寺和國外清真寺,而關於清真寺政治符號

化這一主題研究的主要物件是國外清真寺,阿克薩清真寺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等原因成為了清真寺政治符

號化這一論題廣受關注的物件之一。
我國學界關於阿克薩清真寺政治符號的研究一直與清真寺的功能探討夾雜在一起。 楊陽、馮帥鵬是較

早正式提出阿克薩清真寺政治符號化的學者,他們在《阿克薩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解讀》中談到:對於未

來的巴勒斯坦國而言,尤其需要確立一個精神符號來團結民眾。 由於歷史的原因和多次中東戰爭,巴勒斯

坦人分散在許多阿拉伯國家。 因此,要維持巴勒斯坦人的國民特性和對未來巴勒斯坦國的向心力及忠誠

度,就需要有一個基本的信仰紐帶,這條精神紐帶就是阿克薩清真寺,它是一個政治象徵符號,是團結巴勒

斯坦人的強大精神動力,加強了分散在不同國家的巴勒斯坦人之間在情感上的親近程度,強化了其利益一

致的共同感覺和對巴勒斯坦國的忠誠;馬麗蓉可謂致力於中東地區清真寺研究的著名學者,其出版了著作

《中東國家的清真寺社會功能研究》,通過論述阿克薩清真寺因具有維持巴勒斯坦國民特性和建國向心力及

忠誠性的功能來說明它已然成為政治象徵符號。 祁學義、羅惠翾、馬廣德、馬曉霖等學者也分別論述了清真

寺的社會功能,其中多有提及阿克薩清真寺因具有政治功能,偶有涉及阿克薩清真寺因具有政治功能而成

為政治符號的論述。
總體來看,雖然學界早已提出清真寺政治符號化這一論點,但關於這一主題的研究多集中於通過闡釋

清真寺政治功能而認為其理所當然地成為政治符號,因而從符號學視角分析阿克薩清真寺功能嬗變歷程的

論述較少。 作為宗教建築的阿克薩清真寺如何演變為象徵巴勒斯坦的政治符號,這一演變歷程及演變原因

尚待學界探討。 因此,擬從符號學的視角出發論述阿克薩清真寺的功能演變歷程,並運用相關理論探討為

何是阿克薩清真寺而非其他事物得以成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

一、
 

作為宗教建築的阿克薩清真寺

(一)
 

符號與政治符號

現代符號學發軔于索緒爾的語言學。 索緒爾認為概念和音響形象的結合就是符號,但符號卻經常被片

面地用於單指音響形象,因此,索緒爾提出以能指和所指的名稱替代易混淆的音響形象與概念。 舉例來說,
在索緒爾看來,「牛」這一符號不僅指牛的聲音表像(能指),也指語言中牛的概念(所指)。 值得注意的是,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具有心理性質的一類事物,其與物質世界並無關係,他所論述的能指也並非指發出語言

的聲音,而是指語言聲音在心理留下的印跡。 中國學者趙衡毅關於符號的定義與索緒爾的詮釋頗為相似。
趙衡毅在《符號學》中定義符號為: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有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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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達意義。 反過來說,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 簡言之,符號是人類對於

某類表達意義事物的感知,這類事物可能是語言、圖畫,也可能是建築、雕塑等等,它自身並非符號,只有在

人的心理狀態中表達意義時才成為了符號,如此說來,所謂符號就是人們對於載體的感知與感知所彰顯的

意義之間的關係,不過因符號載體這一名稱過於累贅,不少學者也將符號載體簡稱為符號。
關於政治符號的研究,哈樂德·D·拉斯韋爾和亞伯拉罕·卡普蘭將政治符號定義為:「政治符號是指

那些在某種重要程度上運作於權力實踐之中的符號……,它們直接運作於權力過程之中,發揮著建構、改變

或者維繫權力實踐的作用」,「政治符號的內容範圍非常廣泛,他認為我們最熟悉的或者權威性類型的政治

符號有憲法、憲章、法律、條約等等,另外還有許多其他如政黨講壇、爭論、口號。
 

演講、社論、關於爭議性問題

的討論。 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同時還有紀念日、
 

公共場所和紀念碑等建築物,音樂和歌曲、旗幟、裝飾品、
雕像、制服等藝術設計、故事和歷史、精心組織的儀式、以及遊行、講演和音樂等大眾活動都屬於政治符號的

範疇」。 胡國勝認為:「攜有政治資訊、表達政治意義的符號即為政治符號。 在一定意義上講,政治符號既是

一個抽象的概念,又是一個具體的某種事物。 說是抽象的概念,表明政治符號是一種重要的象徵符號,代表

著某種政治意義;說是具體事物,表明政治符號也是許許多多具體的攜有政治資訊的符號」。 從索緒爾和趙

衡毅關於符號的闡釋來看,拉斯韋爾所列舉的眾多政治符號及胡國勝所說的某種具體事物的政治符號其實

更多指政治符號載體。 基於以上詮釋,政治符號可定義為:作為符號類型之一的政治符號是人們對於表達

政治意義事物的感知,它是心理印象與概念的結合體,無心理印象則概念無用,無概念則心理印象無居所,
為了便於論述,下文皆將政治符號載體簡稱為政治符號。 詳細來說,巴黎凱旋門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國的政

治符號,一是因為它在人們心中留下印記,而人早先形成的關於此物的概念譯解了心理印記,正因如此,凱
旋門才得以成為人們心中象徵法蘭西帝國的政治符號。

雖然政治符號類型多種多樣,音樂、書籍、雕塑及建築都可成為一定意義上的政治符號,但政治符號最

基本且最重要的特徵是政治性和象徵性。 政治性是指政治符號在政治領域表達政治意義,如國旗、國歌等

政治符號不僅傳遞了政治文化,更強化了處於同一政治情境人們的政治認同,是彰顯政治歸屬感和體現政

治合法性的重要標誌。 心理學家榮格認為象徵是對未知事物的彰顯,於政治符號而言,它正是借助已有的

表達政治意義的符號象徵著抽象的國家或民族精神。 其次,政治符號還具有多變性,不僅作為政治符號的

事物多變,從時間維度來看,某一事物在不同的時間段表達的政治意義也有所不同。 最後,政治符號具有號

召性,它不僅是同一政治背景中人們的政治交流橋樑,更能強化擁有同一政治符號的人們對於政治符號背

後暗喻的政治方針或政治理念的認同,正如竹內郁郎所說:「用符號操縱大眾達成重大目標」。

(二)
 

宗教建築與阿克薩清真寺

1.
 

宗教建築及表徵

表徵是認知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資訊或知識在心理活動中的表現和記載的方式,它一方面在一

定程度上表現了人所接觸的現實事物,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心理活動對現實事物的加工。 《牛津英語簡明詞

典》對它的釋義是:1. 表徵某物即描繪或摹狀它通過描繪或想像而在頭腦中重現它;在人們頭腦和感官中將

此物的一個相似品擺在我們面前;如下述例子中的情形:「此畫表徵了該隱對亞伯的謀害。」2. 表徵還意味著

象徵、代表,作為……的標本,或替代;如在下面句子中的情形:「在基督教裡,十字架表徵了基督的受難和受

刑。」按照斯圖爾特·霍爾的觀點,表徵具有兩個系統,第一個表徵系統是指人們頭腦中所擁有的概念圖景

或心理表像,正是因為它的存在,人們才能將無論是虛幻的、還是真實的物、人、事與頭腦中的概念圖景聯繫

起來,而意義正是通過這種聯繫得以彰顯,沒有概念圖景的建構,人類便無法解釋世界;表徵的第二系統是

符號,單單擁有概念是不夠的,人們若想表徵或交流各種概念和意義,勢必需要符號。 簡單來說,人們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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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夠領會意義,在於表徵的兩個系統:通過第一表徵系統,人們可以在現實世界與概念圖景中的世界間構

建對應關係,因此現實世界不再如迷霧般紛亂難解,意義也由此凸顯;通過第二表徵系統,人們也在符號與

概念圖景中構建對應關係,並運用符號區分事物和傳遞意義。 現實世界、符號及概念圖景三者間的關係是

意義得以產生的根源,而將這三者連接起來的過程就是所謂的「表徵」。
辭海中的「建築」一詞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建造、建立,二是泛指各類建築物,如房屋、橋樑等。 宗教建

築作為建築物的一類,是宗教文化在空間中的反映。 泰勒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
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

習慣的複合體,換言之,凡屬文化,都與人息息相關,而宗教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其產生與發展也與人有著

千絲萬縷的聯繫。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敏銳地提出: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人,
所謂宗教,不過是一種顛倒的社會意識。 雖然宗教文化是人所建構的一類文化,但作為上層建築的宗教文

化必然要借助外部事物得到彰顯,從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活動來看,人們禮拜的佛寺、清真寺及教堂等宗教建

築無疑是各類宗教文化在空間領域最普遍的彰顯方式之一。 既然宗教建築是宗教文化在空間中的投射,那
麼具體來說宗教建築如何表徵宗教文化,又顯現了宗教文化的何種意義呢?

宗教建築以超越時空的形式通過表徵的兩種系統表徵宗教的本體意義。 無論是在人們的普遍認知還

是在近現代物理學的概念中,時空似乎都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兩種事物,時間通過空間的變化而彰顯,空間

也因時間的流變而存在,然而一旦在宗教領域探討時空問題,兩者就顯得與世俗觀念中的時空觀格格不入

了。 宗教建築是凸顯宗教時空觀的範例之一,任何宗教建築———無論是教堂、清真寺抑或佛教寺廟,只要信

徒邁進該建築的大門,均質的時空瞬間發生了變化,宗教建築以空間的存在形式造成了時間上的斷裂,宗教

信徒們在禱告或祈禳時,時間已經逆轉,空間已經遽變,信徒所經驗到的不再是平凡無奇的世俗景觀,而是

千百年前與神聖同在的時空,信徒正因分享神聖時空而滿足自身對於回歸本體的渴望。 正如伊利亞德所

說,人們對於神聖空間和神聖時間的定期回歸體現了其對本體論的執著。
從表徵過程來看,宗教建築作為現實世界存在的事物,人們將其與頭腦中的宗教建築概念對應起來,由

此理解宗教建築的歷史淵源及功能,此後,當人們在宗教建築中進行各種宗教活動時,人已然超越了世俗時

空,處於神聖時空,此刻的宗教建築已不僅僅是宗教活動的場所,而轉變為渴求回歸本體的人們感知的神聖

時空,宗教建築也因在人的感知中攜帶宗教意義而成為宗教符號。 人們利用宗教建築作為宗教符號與宗教

概念間的相似性與對應性將宗教符號安排或組織到表達或表徵宗教概念的語言中,這就是宗教建築表徵宗

教文化的過程。 總結來說,宗教建築以超時空的形式符號化,進而通過兩個表徵系統表徵了宗教文化的本

體意義。
2.

 

阿克薩清真寺的歷史

阿克薩清真寺又稱遠寺,位於耶路撒冷的聖殿山上,是伊斯蘭教的第三大聖寺,其神聖性僅次於麥加禁

寺和麥迪那先知清真寺。 阿克薩清真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阿克薩清真寺指一批宗教建築物,這些

建築物包括圓頂寺本身,還包括許多墳墓、噴泉等,是自阿布杜勒·馬立克起到奧斯曼帝國的蘇萊曼大帝為

止,這期間的許多哈裡發所修建的建築物,占地約三十四英畝,而狹義的阿克薩清真寺僅指銀灰色圓頂的朝

向寺,本文中論述的阿克薩清真寺為廣義的阿克薩清真寺。 在伊斯蘭教的傳說中,阿克薩清真寺最初是由

先知易卜拉欣修建,後由蘇萊曼續建,經多位哈裡發修繕才形成流傳至今的建築面貌。 值得注意的一點在

於,阿克薩清真寺的圍牆與坐落的聖殿山皆為猶太教的聖地,同一空間被賦以多樣的宗教文化與歷史,隱秘

地埋藏了 20 世紀以後巴以衝突的種源。
馬麗蓉認為在伊斯蘭教的三大聖寺當中,阿克薩清真寺的人文內涵最為豐富。 古蘭經中關於阿克薩清

真寺的記載集中在穆聖登霄和禮拜朝向兩方面。 伊斯蘭教創立初期,為了獲得更好的發展,穆罕默德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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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朝向定位阿克薩清真寺所在的方向;此外,圓頂清真寺也是穆罕默德登霄之地。 據說,穆罕默德在大天

使的陪同下於一夜之間從麥加禁寺行至圓頂清真寺,於圓頂清真寺內的岩石上登霄巡遊。 古蘭經中記載這

一事蹟:「讚美真主,超絕萬物,他在一夜之間使他的僕人,從禁寺行到遠寺。 我在遠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

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跡象」(17:1)。 由此觀之,阿克薩清真寺在穆斯林心中具有深遠的歷史底蘊和豐富的宗

教內涵。
3.

 

阿克薩清真寺的宗教功能及表徵

清真寺具有多種功能,主要包括社會救助、經濟、政治及宗教等功能,但因清真寺最初是供穆斯林禮拜

而建造的伊斯蘭教建築,那麼其最基礎的功能無疑是宗教功能———所謂宗教功能,就是指清真寺為穆斯林

表達信仰、踐行信仰及開展宗教活動提供支持的功能。 清真寺最基本的宗教功能便是供廣大穆斯林禮拜。
禮拜作為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日五次的日常禮拜、每週

一次的聚禮及每年兩次的會禮無一不以清真寺為最佳的開展場所,穆罕默德曾說:「一個人在清真寺裡同眾

人一起的禮拜,要比自己在家裡禮的拜強 27 倍」。 「我們注意到,先知穆聖在傳播伊斯蘭教的過程中,其他

功修均在人間確立,唯獨禮拜是在他登霄之後確立的,可以說是直接從真主那裡取來送給穆斯林的禮物,同
時也說明禮拜在五功當中的獨特地位」,這也奠定了阿克薩清真寺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功能。 此外,伊斯蘭

教其餘四功念、課、齋、朝也皆以清真寺為最佳之所。
20 世紀之前的阿克薩清真寺無疑以履行宗教功能為主,主要表徵了穆斯林渴求與真主同在的虔誠與執

著。 當穆斯林在阿克薩清真寺禮拜時,他們已然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束縛,似乎在禮拜中一次又一次體驗

穆聖登霄的奇跡與真主的至大至善,他們絕非妄想與穆聖或真主比肩,只是在通過一次又一次禮拜而達到

的心理情境中祈求真主的悲憫仁慈,以赦免自身的罪行,實現兩世吉慶的美好願景,此時的阿克薩清真寺可

謂是:「信仰的支柱,是通向永恆後世的路徑,又是走向現實生活的路標」,這也反映出阿克薩清真寺已並非

單純的穆斯林禮拜之所,而是內化為象徵伊斯蘭教文化與歷史的宗教符號。

二、
 

阿克薩清真寺作為政治符號的嬗變

如果說:「宗教具有多種社會功能,如社會認同功能、群體整合功能、行為規範功能、心理消解功能、情操

美育功能、經濟功能、政治功能等」,那麼可以說 20 世紀以前,阿克薩清真寺的宗教功能居首要地位,但 20 世

紀以後,隨著巴以衝突的萌發,阿克薩清真寺的政治功能逐漸取代了先前居主導地位的宗教功能,但這並不

是說阿克薩清真寺喪失了宗教功能,只是不如往昔那般重要———當巴勒斯坦人提及阿克薩清真寺時,它已

經不僅僅是伊斯蘭教的象徵符號,更是巴勒斯坦人的國家象徵與政治符號。 那麼,目前看來,阿克薩清真寺

的政治功能都體現在何處呢? 擬從歸屬演變、日常敘事與阿拉伯土地日三方面進行論述。

(一)
 

阿克薩清真寺的嬗變

1.
 

歸屬演變

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一直是巴以衝突的核心問題,該問題也貫穿于巴以衝突的萌發歷程中。 修蕊

和馬曉霖將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演變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單邊歸屬階段、雙邊爭奪階段、三邊爭奪階段及

多邊化階段。 詳細來說,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源於 1937 年英國頒佈的《皮爾報告》,該報告未將耶路撒

冷劃歸給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而是由英國進行管轄,1947 年,聯合國發佈的 181( II)號決議繼承了《皮爾報

告》對耶路撒冷的劃分理念,不過管轄主體由英國變為聯合國。 但聯合國的決議遭到了阿拉伯人的強烈反

對,1948 年爆發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使耶路撒冷劃分為外約旦控制的東耶路撒冷與以色列掌握的西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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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由此,阿克薩清真寺由單邊歸屬階段進入了以外約旦和以色列為對抗雙方的雙邊爭奪階段。
1967 年中東地區爆發了六五戰爭,以色列取得了勝利,掌控了整個耶路撒冷。 獲得阿克薩清真寺主權

的以色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圖使阿克薩清真寺猶太化,但巴勒斯坦和約旦仍力圖奪回阿克薩清真寺。
1996 年 12 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阿拉法特在就任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的就職儀式上懸掛

了阿克薩清真寺的照片,這凸顯了阿克薩清真寺已經成為象徵巴勒斯坦建國的政治符號的事實,有助於巴

勒斯坦人將伊斯蘭教信仰與國家認同相結合,鑄造同一的國家精神和國家認同。 2000 年,以色列反對派領

袖沙龍拜訪聖殿山,穆斯林認為這一事件象徵著以色列政府對阿克薩清真寺的進一步猶太化,因此,爆發了

阿克薩群眾起義,其餘波影響至今。 2000 年以後,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似乎成為了一個諱莫如深的政

治問題,巴以雙方再未就該問題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決議。 2020 年,美國發佈了亞伯拉罕協議,旨在從猶太教

和伊斯蘭教宗教信仰的同源性中尋求巴以衝突的和緩,但其對以色列擁有阿克薩清真寺主權的明確認同無

疑將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潘萌和哈全安認為:「就功能角度而言,政治符號一般具有劃分政治歸屬、代表政治權威、體現政治合法

性以及強化政治認同四大功能」。 以阿克薩清真寺為例,阿克薩清真寺的歸屬演變歷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

了巴以雙方對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追求,不過這種對於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卻慣常性地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阿克薩清真寺作為伊斯蘭教聖地的歷史與傳說與聖殿、哭牆作為猶太教聖地的歷史紛雜交錯,巴以雙方都

力求從中找尋自身擁有該地主權的合法性根據。
2.

 

日常敘事中的阿克薩清真寺

雖然 1967 年六五戰爭的爆發使以色列掌握了阿克薩清真寺的主權,但為了避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怒

火,其並未親自對阿克薩清真寺實行全面而嚴格的管控,而是把阿克薩清真寺的管理權移交給約旦宗教基

金會,也就是說,雖然阿克薩清真寺屬於以色列領土的一部分,但實際管理者仍是穆斯林。 雖然阿克薩清真

寺是穆斯林組織管理的一塊飛地,但這並不意味著以色列對阿克薩清真寺聽之任之,它對阿克薩清真寺的

管理以非穆斯林訪客為主要對象,以聖殿山的週邊社區為主要管轄領域。 人們從外部進入聖殿山一共要經

過 11 座大門,其中的 6 座永久關閉,剩下的 5 座大門中有 4 座供穆斯林進入,而非穆斯林訪客只有通過唯一

的大門亦稱摩洛哥人門且在通過以色列安保的檢查後方能進入聖殿山。 此外,以色列政府還規定了開放聖

殿山的具體時間。 以色列政府從時間、空間及來訪人員三方面管轄阿克薩清真寺,本質上體現了其享有阿

克薩清真寺主權真實性———阿克薩清真寺在作為宗教聖地之前,更是作為國家的領土而存在,正如羅伯

特·薩克所定義的「領土性概念」:「個人或群體通過對地理區域的劃界,即全面控制以影響或控制人民、事
件以及關係的一種企圖」。

與以色列政府不同,穆斯林則從另一面展現了阿克薩清真寺的日常生活,尤其在主權缺位的現實情景

下,阿克薩清真寺是一種超越宗教範疇的社會空間。 與非穆斯林訪客進入聖殿山需要通過以色列保安的檢

查類似,穆斯林在進入聖殿山時也要通過穆斯林管理的檢查,這類檢查以檢查穆斯林的信仰為主,如能否背

誦《古蘭經》、是否做了大小淨等。 穆斯林進入聖殿山后,可以在阿克薩清真寺內禮拜,也可以宣講教義、閱
讀經典及相互間進行討論等,這無疑是阿克薩清真寺宗教功能的展現。 但如今的阿克薩清真寺也蘊意著豐

富的政治內涵,如穆斯林在聚禮或會禮時,謝赫們不僅宣傳講授伊斯蘭教思想與歷史,更談論時事政治,針
砭時弊,抨擊以色列對聖殿山的強權佔據,呼籲穆斯林們團結起來,為耶路撒冷和阿克薩清真寺的主權而奮

鬥。 在伊斯蘭教的節日如開齋節期間,阿克薩清真寺也懸掛政治標語如「團結穆斯林,建立哈裡發」。
概括而言,日常敘事中的阿克薩清真寺生動體現了政治符號劃分政治歸屬與代表政治權威的功能,猶

太保安對阿克薩清真寺進行時空及來訪人員的管理本質上乃是國家管轄領土,而穆斯林組織對阿克薩清真

寺的管理兼具雙重性質———阿克薩清真寺既是宗教的聖地,也是國家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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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拉伯土地日

阿拉伯土地日是與阿克薩清真寺息息相關的一項政治活動。 該活動於每年的 3 月 30 日舉行,目的是紀

念 1976 年因為抗議以色列侵佔巴勒斯坦領土而犧牲的 6 名巴勒斯坦人。 阿拉伯土地日當天,伊瑪目帶領遊

行的穆斯林向阿克薩清真寺所在方位禮拜,禮拜後,穆斯林們仍跪坐在地傾聽年長謝赫的宣講,演講內容多

為阿克薩清真寺乃至耶路撒冷自古以來就是伊斯蘭教的聖地,是巴勒斯坦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號召穆斯

林們團結起來,奪回阿克薩清真寺的主權。 宣講之後,穆斯林們滿懷激情向阿克薩清真寺方向行進,而以色

列軍隊往往在大馬士革門進行防衛,雙方不可避免地爆發衝突。
從表徵過程來說,阿拉伯土地日中遊行的穆斯林們在面向阿克薩清真寺禮拜時,頭腦中不僅升騰起對

真主的虔信與敬仰,更將阿克薩清真寺乃至整個耶路撒冷視為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領土。 在穆斯林心中,
阿克薩清真寺既是宗教的聖地,又是國家的象徵,而且伊斯蘭教禁地的神聖性也強化了穆斯林將阿克薩清

真寺視為巴勒斯坦領土的國家認同,正如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薩提·胡斯裡(1880-1964)曾認為:「共同的語

言、歷史和文化是民族的基礎,宗教會支持和強化這種聯繫」。
簡言之,阿拉伯土地日活動時的阿克薩清真寺更多彰顯了強化政治認同的功能,當遊行的穆斯林面朝

清真寺方向禮拜時,他們心中無一例外的確認它自古以來便是屬於穆斯林的土地。 總而言之,由於巴以衝

突的複雜多變,巴勒斯坦人利用阿克薩清真寺進行政治鬥爭的行為開始出現,隨著阿克薩清真寺的政治功

能愈加凸顯,阿克薩清真寺已然作為政治符號進入到政治領域,成為攜帶豐富政治意義的政治符號。

(二)
 

阿克薩清真寺從宗教建築到政治符號的嬗變原因探討

1.
 

歷史分析

阿克薩清真寺作為宗教建築伊始,便作為表徵宗教意義的符號存在於人類社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巴勒

斯坦人逐漸將阿克薩清真寺視為政治活動的場所,佔據主導地位的宗教功能逐步讓位於政治功能,阿克薩

清真寺也從宗教符號過渡至政治符號,當然,成為政治符號的阿克薩清真寺並非不再是宗教符號,只是它身

為政治符號的特質更為顯著。 既然談及阿克薩清真寺從一個符號轉化為另一個符號,那就必然涉及符號化

的問題。 艾柯認為事物符號化的過程可分為三步:一是思維主體確認某物有「某功能」,二是歸類為「用於什

麼目的」,三是由此命名為「叫做什麼」,所以從符號化過程而言,阿克薩清真寺最初被認為具有為禮拜提供

場所等實踐宗教信仰的功能,用於表徵對真主的虔誠信仰與無限賓服,因此它被稱為阿克薩清真寺,也符號

化為宗教符號,但隨著巴以衝突的加劇,宗教功能外,人們開始在阿克薩清真寺開展政治活動,旨在爭取國

家和民族權利,雖然阿克薩清真寺的名稱並未發生改變,但它已然符號化為政治符號。
從表面看來,阿克薩清真寺成為政治符號的原因無疑是因巴勒斯坦人們在此開展政治活動,它因此表

徵了政治意義,但進一步來說,伊斯蘭教不止有著阿克薩清真寺一處聖地,但為何偏偏是它成為了巴以衝突

中最顯著的政治符號?
2.

 

哲學分析
 

海德格爾在《築·思·居》中說:「諸空間乃是從諸位置那裡而不是從「這個」空間那裡獲得本質的」,也
就是說空間不是因其自身存在,而是因場所而獲得存在。 比如說在河邊有著諸多能夠為某物佔據的地點,
但有一個地點是通過橋而作為位置出現的,所以說橋作為一個場所使得空間獲得存在。 類似的,如果說巴

以衝突的焦點在於耶路撒冷,雙方都紛紛強調耶路撒冷為本國的首都,但在進行宣傳與論證時,耶路撒冷作

為空間無法因自身而獲得存在,那麼位於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就成了彰顯其存在的最佳場所。
如果進一步探討:為何是阿克薩清真寺而非坐落於耶路撒冷的其他建築成為表彰耶路撒冷存在的場

所,那麼從穆斯林方看,答案應當是它作為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寺,是耶路撒冷最能代表穆斯林的場所;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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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方看,阿克薩清真寺因包含哭牆等猶太教聖地無疑也是最能代表猶太人的場所———阿克薩清真寺因交

匯著兩種不同宗教文化以及彰顯著耶路撒冷的存在而成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且宗教文化與阿克薩

清真寺表達耶路撒冷的存在間存在著張力,一方面宗教文化使得穆斯林和猶太人心中的阿克薩清真寺成為

彰顯了耶路撒冷的存在,另一方面阿克薩清真寺使耶路撒冷獲得的存在又強化了宗教文化並將阿克薩清真

寺內化為政治符號。
美國學者 L. M. 霍普夫說,「猶太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一系列衝突,雖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宗教分歧

作為重要原因給你留下深刻印象」,儘管如此,阿克薩清真寺卻並非僅以交錯的宗教文化而成為巴以衝突的

根源,它對於耶路撒冷存在的彰顯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或許可以說,中東和平進程的焦點在耶路撒冷,而
耶路撒冷的焦點在阿克薩清真寺。

結語

總而言之,阿克薩清真寺的功能嬗變歷程不僅表現了它從宗教建築到政治符號的轉變,更彰顯了其在

中東和平進程中的重要性。 但無論是從阿克薩清真寺表徵的兩種不同宗教文化來看,還是從阿克薩清真寺

使得耶路撒冷獲得存在來看,阿克薩清真寺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作為象徵巴以衝突的政治符號而存

在。 巴以衝突的和平解決乃至中東地區的和平發展依然道阻且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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